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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文化动因
——构建新质生产力文化理论的基本框架

郭万超

摘要： 文化是新质生产力的题中应有要义，把文化纳入其理论建构是创立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新机遇和新路

径。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等一起成为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准，文化软实力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

走向，并成为生产力突破的深层动因。从历时性过程考察，文化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基础性动力支撑，

主要表现在：文化作为人类创造性活动的结晶深度嵌入其他社会结构，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生成的精神动因；

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二者互动是近代文明演进的重要方式，也形成了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力；经济文

化化和文化经济化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生长点。从共时性形态分析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和现实形态，可以

发现：文化赋予了新质生产力新的内在规定性；文化经济新业态、新消费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我

国现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包含文化新质生产力的诸多具体实践形式。从人本性尺度审视新质生产力生

成的人文价值内核，可以得出结论：新质生产力本质是解放人、发展人、成就人的生产力，也是推动文化经济

发展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必须摒弃“见物不见人”、缺乏人文关怀的资本主义生产特性；以人民为中心、让

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是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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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

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

践。”①新质生产力是对人类生产能力质变跃迁的理论提炼，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丰富了中

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探研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除了需要对科技、经济变革本身进行分析，还必须透

过物质表象窥见其背后深层的精神文化动因。关于文化的地位，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家丹尼尔·帕特里

克·莫伊尼汉指出：“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
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②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等一

起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衡量标准，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不仅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发展走向，也

成为生产力突破的最终动力。伴随人类文化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经济发展由传统的物质资

源拉动转向为精神和物质资源双重驱动，文化不是单单作为一个新要素加入，而是作为一种全面的力

量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马克斯·韦伯曾说：“如果说我们能从经济发展史中学到什么，那就是

文化会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我们应从更广泛的经济繁荣的决定因素来理解文化的作用。”③从文化

维度拓展新质生产力研究，丰富新质生产力的文化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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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历时性过程考察文化对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深层次、基础性动力支撑

文化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现代创新理论的提出者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

论》一书的开篇指出：“可以说，经济研究的每一个问题都不是纯粹的经济事实，它还包括其他方面，有

时这些方面甚至更为重要。”①罗斯托在分析了那些陷于起飞前提条件阶段的社会之后指出，“这些无

情的事实所引起的部分挑战是，除非我们愿意使文化、社会和政治因素以及历史成为我们分析中有机

组成部分，否则经济学家就不能深入有效地理解它们”②。早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任

何经济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撑”③。当今社会，文化与科技、经济、政治、社会等深度融合越来越凸显，

构成了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基本、更深厚、更持久的力量。
（一）从文化与整体社会结构关系看，文化日益向其他领域扩张和渗透，成为新质生产力生成的精

神动因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新型生产力形态。而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

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中，文化创新处于基础性地位。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由生产力诸要素

构成的系统与其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结构体系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结果。先进的文化通

过对社会成员价值观念、道德准则、思考方式和行动方式等的塑造，孕育先进的政治形态、激发经济创

新活力、推动社会和谐发展，进而形成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有机生态系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的

力量“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

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并且，“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文化赋予经

济发展以极高的组织效能”，“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更强的竞争力”④。从具体表象看，新质生产力的

生成是科学技术、生产要素等方面的质的提升，但这些要素提升背后深层的催动因素却是文化。任何

的进步或停滞都可以从文化找到根源，任何的发展和创新都须思想和文化先行改变。没有文化创新

何谈技术创新；没有思想解放浪潮，哪有改革开放；没有文化艺术的滋养，哪有创新的活力。
制度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关键因素。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

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它是理解历史的变迁的关键”⑤。
而制度变迁不仅涉及利益冲突，更重要的是受到历史、文化传统和认知模式等诸多重要因素的严重约

束。凡勃伦认为，文化认知模式是作为形式化规则的正式制度安排的灵魂，它具有使形式化规则具有

生命力的价值，“没有这些价值，外在制度形式将成为死的骷髅”⑥。而文化认知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地

方性的现象，所以制度是一种适应社会存在的文化类型。“这就是为什么自 1993 年诺贝尔经济学讲演

后，诺思一直就在惦念着：信仰体系或文化认知模式怎样构成了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关键性因素？”⑦

作为人类创造性活动的结晶，文化艺术反映社会的新思潮，彰显社会的个性，并可以唤醒人们的

潜能，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赋予人们信心，带给人们一种动力。而这些都是人类保持探索精神

和创新意识、迸发创新灵感的核心要素。纳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一书中写道：“没

有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的引领，任何社会都是不会进步的”⑧。想到文艺复兴，人们自然就会想起米开朗基

①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年，第 1 页。
② 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第 16 页。
③ 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232 页。
④ 习近平：《之江新语》，第 149 页。
⑤ 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年，第 4 页。
⑥ 转引自彼得·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孙非、张黎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年，第 317 页。
⑦ 贾根良：《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的三种境界》，《南开经济研究》2003 年第 5 期，第 5 页。
⑧ 纳斯比特：《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魏平译，长春、北京：长春出版集团、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 年，第 1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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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达芬奇、莎士比亚这些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名字，是他们引领了当时科学、社会和政治领域思想的变

革。一个社会越是希望科学技术快速发展，越是希望新的产业变革走向成功，就越应该重视文化的创新

发展。中国要想提升国家创新能力，也要依靠不安于现状、有才能和创造精神的文化艺术家和知识分子。
当今时代，人类文化多元化、融合化、开放化趋势越来越凸显。文化多元化主要表现为，社会生活

的多样化、异质化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产生重要影响，使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多变性、选

择性、差异性不断增强。文化融合化主要表现为，世界不同国家和民族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求同存

异、互相借鉴、共同发展。文化开放化主要表现为，与经济全球化、开放化交相呼应，各个国家和民族

之间的文化日益走向开放，国际文化交流大幅增加。这些新趋势大大推动了文化的创新和繁荣，为新

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二）从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的关系看，二者互动是近代文明演进的重要方式，也成了催生新质生

产力的核心动力

文化和科技从起源一直到现代都表现为一种相互适应、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特别是在文

化与科技融合的深度、广度不断拓展的当今世界。二者的关系及融合也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

点问题。美国技术史学会为了提倡这方面的研究，出版了名为《科技与文化》的刊物。日本学者还提

出了“科技文化”的概念，并取得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约瑟夫·阿加西在《科学与文化》一书中明确提

出  “科学是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①马林若夫斯基把科技看成一种文化因素；日本学者把科技看

作一种文化技术，主张文化包括科技；怀特认为，科技是文化系统中的一部分，是文化发展的动力；路

易·多洛认为，应该把科技归于文化之列；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科技只有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才

会兴旺发达，反之则反。同时文化的发展也受到科技的制约，它们只有相互支持，才能更好发展”②。
新质生产力主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而文化是科学技术进步的母体，现成的以及正在形成的

文化可以从价值观念、制度、社会活力、方法等多个层面影响科学技术创新。文化创新的速度和方向

影响科技的发现、发展与传播，影响科技创新的进程和结果，昭示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声。历史发展

经验表明，先进生产力总是在最适宜的文化环境里获得突破。引领人类发展潮流的先进文化不仅使

新科技知识和成果不断涌现，同时也成为科技知识扩散和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催化剂。
20 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从文化社会学视角构造了工业

化、现代化的发生机理，把西方的进步归因于新教伦理。透过现代化的进程可以看到：文化创新活跃

的地方往往容易形成科技革命的沃土，进而形成产业、制度等创新集群以及人才、信息、金融等资源汇

聚的经济中心；而一旦文化创新活力丧失，整个社会就会陷于僵化，势必面临在竞争中出局的危险。
因此，正是文化创新成就了发达国家的强势地位，充满活力的创新精神也涵化为其内在文化特质。18世

纪以来，世界的科技和经济重心从英国转到德国、再到美国，表面上是地理位置的变化，实质上是创新

能力强弱转换的必然结果，而背后无不包含着深厚文化的根由③。
创新文化直接为现代科技和企业创新提供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直接推动着新质生产力

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倡导创新文化”④，党的二十大报告则明确提出要“培育创新文化”⑤。
从广义上说，创新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与创新及创新管理活动紧密相关的一种文化形

① Agassi J.， Science and Culture，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 p. vii.

② 转引自张洁梅：《基于产业集群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 年，第 81 页。
③ 徐冠华：《科技创新与创新文化——在“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上的报告》，https：//www.cas.cn/zt/jzt/ltzt/cbkxlnhykxjs/ztbg/

200306/t20030611_2670647.shtml，访问日期：2024 年 6 月 17 日。
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28 日，第 1 版。
⑤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 年 10 月 26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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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包含鼓励创新的价值理念和相应的制度安排两个基本方面。它反映了一个社会对创新的态度、倾

向，映现了人们是否对新思想、新技术、新变革包容、欢迎乃至鼓励。激发创造力是创新文化建设的根

本目的。创造性科研活动最深层的驱动力源于创新文化，科学家创造力最持久的内在源泉来自创新

文化。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主要驱动力是企业家，技术创新同时呼唤企业家精神。培育创新文化，

就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倡导崇尚理性、尊重知识、敢于竞争、鼓励创新、包容失败。当前，

我国还存在一些不利于甚至阻碍科技创新的文化因素。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消极因素、计划经济遗留

下来的一些不合时宜的思维惯性、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等，都阻碍着我国创新文化的培育。因此，在

全社会大力培育创新意识、发扬创新精神、完善创新制度建设，形成鼓励勇于创新、包容创新的良好氛

围，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中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也是加速科技进步、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①。
（三）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看，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生长点

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趋势在现代经济中早就有显现，西方国家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提出了文

化产业（工业）的概念。伴随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当“文化工业”与各国发展战略和实

践紧密结合时，“文化产业”以英、美等发达国家为中心扩散开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委员会和

很多国家也开始使用复数形式的“文化产业”。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文化产业从理论争论全面走向实

践，成为地方经济发展、就业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方面。如今，文化产业已经成为许多西方发达国家

的支柱产业。我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引入文化产业概念，并早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

中就纳入了文化产业。经过多年的推进和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活力非常强劲的部分。
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的生产和消费都会在时尚旗帜的影响下、在文化价值的引领

下进行一轮一轮新的升级。一些最长久的行业，比如建筑业几千年来的演变都是与当时的文化发展

趋势相适应的；从原始人开始有了服装以后，它更是成为每个时代时尚潮流的风向标；汽车一百多年

来的生产和消费也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在当代社会，文化对经济的作用发生了深刻变化，麦肯锡

资深顾问欧高敦这样描述：文化工程师的超白金时代到来……科技的终极目标是什么，等科技做到极

致会发现，人文才是它最终极的目的地，文化工程师开始进场②。因此，当今时代经济的主流是文化

经济，在传统的产业里增加文化的价值，在新兴的产业突出的是文化产业，这就成了经济发展的新现

象，即：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早在 2006 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富有远见地提出：“所谓文化经济是

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③文化经济化是指

文化适应人们的消费需求进入市场领域，以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形式形成新文化形态，使文化成为生产

力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文化化是指经济中越来越多地蕴含文化元素，是文化对经济的渗透、

引领与融合，进而形成以文化为内涵的新经济形态。
文化产业实质是大审美经济。未来学家沃尔夫·伦森指出，人类在经历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

社会和信息社会之后，将进入一个以关注梦想、历险、精神及情感生活为特征的梦幻社会。人们消费

的注意力将从物质需要转移到精神需要④。也有经济学家认为，迄今为止，人类经济发展的历程依次

表现为农业经济形态、工业经济形态和大审美经济形态三大经济形态。大审美经济是指超越以产品

的实用功能和一般服务为重心的传统经济，代之以实用和审美、产品和体验相结合的现代经济。现在

人们花钱不完全是购买物质生活的必需品，而是越来越多地购买文化艺术，购买精神享受、审美体验，

① 李惠国：《创新文化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元素》，《人民日报》2016 年 9 月 25 日，第 5 版。
② 欧高敦（GordonOrr）：《麦肯锡预言：2016 年中国经济十大走向》，http：//inews.ifeng.com/mip/47418695/news.shtml，访问日期：

2024 年 6 月 17 日。
③ 习近平：《之江新语》，第 232 页。
④ 转引自于喜廷：《论当代经济发展的文化机制》，《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1 年第 2 期，第 106—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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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购买一种气氛、一句话、一个符号①。 2002 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卡尼曼提出了体验效用

（experienced utility）概念，是指人们所经历的事件带来的痛苦或快乐的感受对我们即时的影响②。卡

尼曼把体验效用作为新的经济学的价值基础，这是经济学 200 多年来一次重大价值转向。在体验经

济时代和大审美经济时代，必然要求文化产业的大发展。
而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有着“无烟产业”“朝阳产业”的美誉，它既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又

具有新质生产力的鲜明特点。一是“协调”。既能推动经济发展，又有助于文化和社会建设；既可以增

加 GDP 和就业，又能够通过文化产品和服务振奋精神、凝聚人心，并有助于和谐社会建设。二是“绿

色”。文化产业属于智慧密集型新兴产业，具有高知识性、高附加值和强融合性；它具有资源能源消耗

小、环境污染少等特点，是典型的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产业。三是“高效”。文化产业既包括典型的

创意经济，通过较小投入实现高附加值；又包括资本和技术大投入、大产出的行业，对经济发展具有很

强的带动性；还包括劳动密集型的行业，科研大量吸纳劳动力就业。

二、从共时性形态分析新质生产力的文化规定性及其现实表现形态

法国作家福楼拜说：“科学与艺术，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会合。”③文化不仅与科技融合度越来

越高，而且以“文化+”和“创意+”的方式渗透到各个产业领域，全面赋能经济发展。可以说，新质生

产力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的文化内涵和属性越来越凸显。
（一）文化赋予新质生产力新的内在规定性

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存在质的区别，要求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上全面创新，实现生

产力驱动力量、发展方式、表现形式的全方位变革。总而言之，新质生产力是新型劳动主体与新质劳

动客体的有机组合，代表了人类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新质生产力对传统生产方式的这种根

本性、革命性、整体性提升，必然包含文化赋予它的新特质④。从新质生产力的文化属性看，其构成要

素与传统生产力有如下区别。
就劳动者而言，与传统生产力适配的普通工人与技术工人不同，新质生产力需要更多的高素质人

才，而文化和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本的根本手段。近年来，我国各级教育普及程度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

国家平均水平，教育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宏大、门类

最齐全的人才资源大国。人才资源总量达 2. 2 亿人，比 2012 年增加 1 亿人。技能劳动者总量超 2 亿

人，占就业人员总量 26% 以上，高技能人才超 6000 万人。研发人员总量超 600 万人年，稳居世界首

位。根据世界银行测算，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由 2012 年的 33. 7% 增至 2020 年的

36. 8%⑤。文化引领新质生产力中劳动者最突出的变化是新增加了文化创意阶层，特别是科技创意

群体。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认为，人类的创意是最根本的经济资源，“如果你

是一名科学家或工程师，建筑师或设计师，作家、画家或者音乐家，或者你的创意才能在你所从事的商

业、教育、健康保健、法律或者其他任何职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你就是‘创意阶层’中的一员。
创意阶层对人类的工作方式、价值观乃至日常生活的基本架构正在产生深刻的影响”⑥。创意阶层将

主导未来的城市及经济。在创意经济中，文化劳动者从单一、专职的脑力劳动群体演化为集专职、兼

① 刘亚力：《文化创意产业是大审美经济》，《北京商报》2008 年 1 月 7 日，第 C03 版。
② 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胡晓姣、季爱民、何梦莹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年，第 347 页。
③ 转引自沈致隆：《哈佛大学（零点项目）的启示》，《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 1 卷）》，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 年。
④ 黄群慧、盛方富：《新质生产力系统：要素特质、结构承载与功能取向》，《改革》2024 年第 2 期。
⑤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从人口资源大国迈向人力资本强国》，《经济日报》2024 年 1 月 30 日，第 10 版。
⑥ 理查德·佛罗里达：《创意阶层的崛起》，司徒爱勤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年，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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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产消合一、智能机器等形式于一体的混合文化劳动主体，社会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充分涌现。在当

今数字社会，以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蓬勃发展，强势融

入人们的生产生活之中，文化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界限更加模糊。
就劳动资料而言，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劳动资料新增了文化科技或科技文化型设备。生产力

的进步往往以劳动工具的技术性突破为标志。在新质生产力时代，文化劳动工具从自动化转向智能化，

文化生产率大大提升。近年来，不少文艺节目采用了高科技设备和技术，比如每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春节联欢晚会等大型晚会普遍采用巨大的曲面 LED 屏以及 5G+4K/8K 高清转播技术等，注重从视

觉上为观众提供高清晰度、沉浸式的感官体验。虚拟人广泛出现在各大晚会和许多节目中，甚至诞生了

首档原创动漫形象舞台竞演节目《2060》。江苏卫视 2022 年跨年晚会通过人工智能、动作捕捉、虚拟现

实等新技术，请回“邓丽君”与真人歌手周深合唱。再如用动画还原建筑桥梁构造、再现人物动作等①。
特别是以生成式 AI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文化生产中的作用愈发突出，极大提升了人的文化生产能力。

就新质生产力的劳动对象而言，已经由有形延展至无形领域，拓宽了文化生产的边界。数字技术

全面运用于经济活动之中，数据、信息、创意等非物质形态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价值

创造方式。非物质劳动对象越来越占据主导性地位，这是指它不仅自身在数量上不断增长，同时对其

他形式的劳动形成了一种引导的趋势，各种劳动形式都向非物质化发展。像钢铁、汽车等有形的、物

质的生产仍然存在，但信息、图像、情感、知识、符码以及社会关系这类因素的商品生产逐步上升，成为

新质生产力的基础，但这只是说前者越来越依赖和从属于后者，并不意味着后者可以取代前者。比

如，当生产一批汽车的机器设备技术已经稳定时，引导生产过程进一步变革就需要新的知识和数据，

对新的数据、知识的捕捉和分析的非物质劳动决定了生产发展的方向，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
从文化考察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还有以下不同。就动力来源而言，传统生产力的动力主要

源自要素投入，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更多增加了文化创新及其与科技创新的互动；就发展模式而言，传

统生产力以资源消耗、环境破坏为代价，新质生产力中的文化生产能够防止资源能源的过度使用；就

发展目标而言，传统生产力追求经济规模扩大，新质生产力中的文化生产则着眼于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高质量发展；从发展结果看，传统生产力对人的体力、脑力的依赖和消耗比较

多，新质生产力将改变人的劳动形式，新一代数字技术将取代部分脑力劳动，人们将拥有更多时间从

事精神生产，从而推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②。
我国的新质生产力必然含蕴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的鲜明特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

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先义后利”，在获取

利益时注意把道德、诚信等价值观念放在前面；讲求“天地之大德曰生”，在经济活动中注重人的因素、

发挥人的价值，这些都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同马克

思主义一道发挥引导作用，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跳出西方市场经济过度追求物质满足的窠

臼，更加注重经济的人文价值，这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深厚底蕴。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脚踏

实地、实事求是的精神，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理念，以及俭约自守、

力戒奢华的习惯，等等，都蕴含着解决当代生产力发展面临的难题的重要思想③。
（二）文化产业的新业态、新消费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

新质生产力强调科技创新为主导，而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的交互推动，则成为新技术、新业态、新

模式、新动能不断出现的重要源泉。当今世界，科技与文化已形成双向互动、协同创新的关系。随着

文化和科技在人才、产业和市场等领域的不断融合，二者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同时，

① 胡祥：《“科技+文化”新意频出》，《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2 年 3 月 25 日，第 7 版。
② 赵振华、王贺雨：《新质生产力文献综述：涵义、特征与实践路径》，《团结》2024 年第 1 期。
③ 《拓展文化经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人民日报》2023 年 9 月 4 日，第 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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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产业和文化产业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一些技术的产业化衍生出的新产业不仅具有科技产业

特征，而且具备文化产业属性。
具体而言，科技创新从文化的内容、形态、传播等方面不断推动文化发展，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引

擎。主要表现为：第一，高新技术融入文化领域，创造新的文化生产方式。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

AI、VR、AR、超高清等更是加快了文化生产方式的变革。第二，不断催生文化产业的新业态。以直

播、数字动漫、数字视频、网络游戏、数字出版等为代表的新兴文化业态，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具潜力的

领域之一。第三，科技发展特别是数字技术的不断升级，带动传统文化产业更新换代，并向高端创意

产业转型。
科技创新拓展了文化的生成方式、产品形式和传播渠道，让新产品、新场景、新空间不断成为新质

生产力发展的“引爆点”和“增长极”，原来无法体验的现在可以体验了，原来专业制作的现在可以“一

键生成”了，原来“人迹罕至”的奇景幻境可以“跃然眼前”了。这种产品供给的极大丰富，体验感受的

升迭代级，服务质量的日臻完善，让文化和旅游成为最具经济活力的领域。近年来，国家统计局的统

计数据表明，在文化产业中包含科技因素较强的 16 个小类的文化科技业态是文化产业诸门类中增长

最快的领域。而科技对于演出、旅游、展览、文博、手工艺等传统行业的赋能更让其加快向着高端创意

产业转型。从总体上看，2023 年经济增长有 82. 5% 来自于消费的拉动贡献，而消费业最具有前景和

活力的恰恰是以新兴数字文化业态和以“诗和远方”相结合而为代表的旅游业①。
文化产业中除了文化科技类业态，其他行业和业态也大都可以列入新质生产力的范畴。文化和

旅游业具有产业高度关联性、高度融合性、高度消费带动性，“文化旅游+”的内容和形式可以无限拓

展。因此对文化旅游融合不应仅做狭义的理解，即它不单单是在旅游业范围内，将文化产品和服务纳

入旅游内容供给要素之一，而是旅游全产业链的每个节点，即“十八大要素”，包括吃住行游购娱厕导

智“九大基础要素”和商养学福情奇文体农“九大发展要素”的文化赋能，以及文化旅游与其他相关行

业，包括农业、工业、生态、艺术、体育、教育、科技、健康医疗、商贸等的跨界融合，进而带来的业态创

新、商业模式创新、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因此，文旅融合必然带来产业格局的大变革，形成具有相对

独立内涵和外延的大文旅产业集群。2012 年至 2020 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从 18071 亿元增长到

44945 亿元，年均增速 12. 1%，占同期 GDP 的比重从 3. 36% 上升到 4. 43%，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新

动能和新引擎。我国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从 2014 年的 27524 亿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40628 亿元，旅

游业作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地位更加巩固②。
（三）从我国现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辨析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具体形式和分类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是进行准确和全面的数据统计的基础，不仅为合理有效的产业管理提供重要

支撑，而且是对产业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条件。为了有效对文化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生产、销售、投

资等方面的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必须构建完善的文化新质生产力产业分类标准体系，而这首先需要

对我国现有行业分类标准进行认真甄别分析。目前，在我国现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文化、广电和

旅游领域与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行业）主要分布于现行的五类产业统计分类标准之中。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

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2018 年国家统

计局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2 试行）》进行了修订，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编制了《战略性新兴产

① 《2023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82.5%》，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2401/22/t20240122_38875595.shtml，

访问日期：2024 年 6 月 17 日。
② 《文化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和新引擎》，https：//www.mct.gov.cn/preview/special/xy20d/9672/202210/t20221013_936443.htm，

访问日期：2024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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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分类（2018）》，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引导资金投入提供参考。《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确定

了八大产业，首次纳入了与大文化行业密切相关的数字创意产业，具体包括数字创意设备制造、数字

文化创意活动、数字设计服务、数字创意与融合服务 4 个中类。
科技服务业是我国新兴产业之一，是指利用现代科技知识、技术和研究方法为社会提供智力服务

的行业。它不仅是现代服务业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领域。国家统

计局于 2018 年 12 月根据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对《国家科技服务业统计分类（2015）》进行修订，

完成了 2018 版《国家科技服务业统计分类》。其中，在文化领域涵盖了数字音乐、手机媒体、网络出版

等数字内容服务业态，同时包括数字化技术、高拟真技术、高速计算技术等新兴文化科技的建设与

服务。
高技术服务业是采用高技术手段为社会提供服务活动的集合，是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的先导产业，对

优化产业结构、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培育新动能具有重要支撑作用。随着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其对包

括文化和旅游产业在内的现代服务业渗透能力越来越强。《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分类（2018）》涉及文化、广

电和传媒领域的有 1个大类：信息服务，2个中类：信息传输服务、数字内容及相关服务，以及 14个小类。
2018 年国家统计局制定了《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分类（2018）》，该分类标准重点反映了

先进制造业、互联网+、创新创业、跨界综合管理等“三新”活动，涵盖了 9 大类、63 个中类和 353 个小

类。包括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旅游等领域的活动被纳入其中，涵盖 4 个大类：先进制造业、互联

网与现代信息技术服务、现代生产性服务活动、新型生活性服务活动，10 个中类：现代信息传输服务、

互联网平台（互联网+）、互联网信息及其他服务、软件开发生产、数字内容设计与制作服务、现代商务

服务、新型住宿服务、文化娱乐服务、现代旅游服务，以及 37 个小类。
数字经济是指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

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是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

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2021 年，国家统计局根据 G20 杭州峰会提出的《二十

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以及《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等重要文件，

制订了《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为准确统计数字经济的发展规模、速度提供了科学

规范的分类标准。该分类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出发，明确了包括数字产品制造

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等在内的 32个中类，156个

小类。其中，涉及文化领域相关行业共有 2个大类，7 个中类，34 个小类，主要分布于数字产品制造业、

数字产品服务业两大行业之中①。
除了以上这些主要门类，文化产业还有许多业态也应纳入新质生产力的范畴。

三、从人本性尺度审视新质生产力生成的人文价值内核

德国当代文化人类学家兰德曼文化理论的一个主要论题是，人是文化的存在。“文化”简而言之即

“人化”。人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也是文化创造的主体，生产力演进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

发展，这当然包括精神文化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内含更加丰富的人本

内蕴属性，必然更多体现经济的人文价值和关怀。
（一）新质生产力本质是解放人、发展人、成就人的生产力，也是推动人文经济发展的生产力

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仅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首要目的，也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手段。新

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也是扩展人的能力、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过程。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新质生产力就要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作为生产力的最新形态，新质生产力的功能在于实现

① 《文化领域的“新质生产力”有哪些？》， https：//new.qq.com/rain/a/20240311A065EP00，访问日期：2024年 6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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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质量的发展，而衡量质量的一个关键标准在于是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的需要。任何先

进的生产要素以及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本身并不能自动地生成新质生产力，只有遵循社会主义的生

产目的，把外在物的尺度与内在人的尺度有机结合，才能使生产力的成果满足绝大多数人，而不是少部

分人，才能更加注重生产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使生产力变成人的主体力量的实现。比如，数据作为

新型生产要素，在应用中只有满足了人的精神需求、丰富了人的精神生活、激发了人的创造力，才算生

成了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说到底也只有更好解放人、服务人，才能成为新质生产力的生产要素。让

人的生活更美好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经济效用。比如，“尔滨热潮”，大家买单的是一种美好情绪、一种

快乐的氛围、一种对人的尊重。这种主观效用就是一种获得感、幸福感，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二）新质生产力必须摒弃“见物不见人”、缺乏人文关怀的资本主义生产特性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突破西方经济学藩篱，超越资本拜物教的逻辑，找回经

济学中的人，这是发展人文经济的理论前提。在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下，人只是被动的、消极的因素，人

的劳动仅被看作一种与资本和土地等同的普通生产要素。这在发展路径上主要表现为“重资本、轻劳

动”情结。西方经济学家关注的基本上是资本积累和形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尽管索洛等人提出了劳

动改进和知识增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问题，但也是以一个“余值黑箱”悬空未决。西方经济学用物的

作用完全掩盖了人的能动性。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虽然把企业家（资本家）看作是经济活动的

主体，承认企业家具有与物不同的创新精神和能力，却把广大劳动者等同于物。实际上，人是经济发

展的本源，是人支配物，不是物支配人。而西方的发展理论，不管是古典的和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

还是所谓“新经济增长理论”，在回答“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经济增长为什么”时，都是强调财富增

加和物质增进这一“物”的目的，而不是为了“人的需要和全面发展”，特别是精神需要①。这种经济发

展理论是同新质生产力的本质要求完全相悖的，必须在我国经济实践中坚决弃除。发展新质生产力，

就是要推动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转向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经济、资源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这必然导致

对文化价值的高度重视，并把文化因素引入到经济发展和经济管理的背景、动力、方式等问题的分

析中。
（三）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是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则

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生产力发展中，人不仅仅是经济要素，而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人不是原子化

的孤立的个体，而是具有共同利益的整体——人民。这种对人的理解完全超出了西方发展理论的视

野。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调动了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

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中国，“国家建设

是全体人民共同的事业，国家发展过程也是全体人民共享成果的过程”，“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②。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都富裕。习近平总书记从人的本质出发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他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

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

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

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就是要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只有把文化作为生产

力演进的基本性考量，才能真正理解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内在逻辑。

① 郭万超：《构建当代经济发展新理论——中国道路对经济学的挑战和贡献》，《经济学动态》2011 年第 11 期。
② 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年，第 122 页。
③ 习近平：《之江新语》，第 1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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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ultural Motivation of the Gener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onstructing the Basic Framework for the Cultural Theory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Guo Wanchao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 Institute of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P.R.China）

Abstract： Culture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incorporating culture 
into it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presents a new opportunity and path for establishing the paradigm of 
Chinese economics.  In today’s world， culture， alongside economy and politics， has become a crucial 
standard for measuring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 country’s cultural soft power determines its 
development trajectory and serves as a profound driving force for productivity breakthroughs.  From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culture constitutes the fundamental impetus for the gener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is is primarily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culture， a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human creative activities， deeply embeds into other social structures， nurturing advanced political 
forms， stimulating economic innovation vitality， and promoting harmonious social development， 
thereby forming the spiritual driving force for the gener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ulture is 
also the wellspring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 significant mode of modern civilization’s evolution 
and has formed the core driving force for the emergenc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culturalization of the economy and the economization of culture have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a 
modern aesthetic economy that combines practicality and aesthetics， products and experiences， 
becoming important growth points for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alyzing the essence and 
practical form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rom a synchronic perspective reveals that culture endows 
new inherent regularities to workers， labor materials， and labor object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expanded the ways in which culture is generated， product forms， and communication channels.  
“Culture+” continuously extends the tourism industry chain and promotes the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other related industries.  The numerous new cultural and economic forms and new 
consumption generated by these two forces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hina’s current classification of industries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includes many specific 
practical forms of cultura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uch as modern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services， digital creative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digital content and related services， and digital 
design services.  Examining the humanistic value core of the gener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nature lead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essenc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to liberate， develop， and achieve human productivity while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humanistic economy.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must abandon the capitalist produ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eeing things but not people” and the lack of humanistic care， instead regarding human 
needs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especially spiritual needs， as the purpose of increasing wealth 
and material enhancement.  Being human-centered and ensuring the prosperity of people’s material and 
spiritual lives i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conclusion， culture is a vital force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a nation.  The prosperity of 
culture leads to the prosperity of the country， and the strength of culture leads to the strength of the 
nation.  Only by considering culture as the fundamental factor in the evolut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can 
we truly understand the inherent logic of the gener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ultural economy； Cultural motivation； Huma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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